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因在京参与编修《昆曲艺术大典》，3 月 18 日得到一张赠票，在一流的保
利剧院，又看到了江苏昆剧院改编演出的《桃花扇》。可惜离舞台太远，老眼
昏花，演员的表演已经看不清楚了，舞台上的字幕，看起来也很吃力。中途休
息，只好退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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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介绍，这次演出是一个不惜工本的大制作，单是演员的数百件服装，就
都是“苏绣精品”，可惜看不清楚。其实，即使在舞台前，有哪位好目力的观
众，能够分清楚演员花团锦簇的戏装上，手锈或机绣的针脚？ 
  
看字幕，剧本的改编，还是精练而忠于原作的。半场戏已经交待了原剧
“传歌”“访翠”“却奁”“抚兵”“哭主”“迎驾”“设朝”“拒媒”“守
楼”等出的主要情节；保留原剧本“老赞礼”戏外说戏，也很自然。表演看不
清楚，没法评论。“精美绝伦”舞台设计——舞台上那个“穿越时空”的“灵
动舞台”，既有特色，也做成了败笔。 
  
本来，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的“时间、空间”，都在演员身上——通过演
员的唱、做表现出来。当年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带京剧团到美国演出，令欧美
戏剧家叹为观止。而在中国，即使乡下老太婆，也能够理解和欣赏这种戏剧表
演程式。这次《桃花扇》的演出，特别设计了一个由四位检场人推来推去的
“灵动舞台”，制造多重舞台演出的空间，是一个特殊的构思和实验。但这个
“灵动舞台”的设计，却太“时尚”了：在雪白的台面上，前后四角支起的两
个高大的红方架子，像两个“足球门”。它们是甚么“符号”？象征了什么？
老朽落伍了，难以想象。按照江南水乡民间传统舞台设计，或像扬州个园中的
那个水上舞台，推出来形成一个演出空间，推进去成为演出背景的组成部分，
虽然不够“时尚”，效果可能更好一些。这个演出空间的台面用白色，更不可
理解。明清以来，人们已惯用“红氍毹”（红色的毛毯）表示昆曲的演出或演
出的舞台；按照这种传统的做法，铺上红地毯，即使从色调上看，也比较和
谐。 
  
舞台演出背景，三面用幻灯展现明代《南都繁会图》全景画面，又是一个
特殊的设计。如果不加说明的话，绝大部分观众也会感到茫然。以笔者愚见，
不如改为如今已修建一新的秦淮河畔全景图（自然要加工一番），它本来就是
侯、李故事的背景（如今连李香君故居“媚香楼”都恢复了），演出中的许多
场面也是在秦淮河的游船上。——这样做也可为当代南京旅游做一个“广
告”，拉点“赞助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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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台背景三面设计成回廊式，也是本剧舞美的创造。正面回廊上经常有演
员或检场人员走来走去，作为舞台演出背景的活道具，也很新鲜。两边回廊上
摆上了许多太师椅，让一些演员和检场人员一会儿坐在那里，一会儿走下去，
据说这是“精美的展品”，体现演出是“流动的博物馆”。——这种既非“传
统”，也不“现代”的设计，除了为剧场那个空荡荡的特大舞台上增加点“人
气”，中外观众也许会提问：他们在舞台边上晃来晃去做什么？ 
  
在剧场前厅，拿到一张本次演出的戏单。戏单标榜这次演出是“芳华绝
代，传奇颠峰”——演出市场化，极力炒作，无可厚非。只是本剧演出的是中
国的“世界文化遗产”昆曲的传统剧目，且准备“世界巡演”，那些似是而
非、不着边际的胡吹乱捧，既传递了错误的信息，也贻笑大方。比如，说《桃
花扇》“三百年来常演不衰”，后面接着说“流失二百年的曲谱再度唱响”，
这不自己给自己掌嘴！说演出内容是“重回‘书寓文化’颠峰的生活方式”，
——“书寓”一词出现于近代上海，是十里洋场“伎乐”（主要指“女弹
词”）的特殊形态，哪里有个古今一贯的“书寓文化”？明末秦淮河畔南曲旧
院“杂技名优，献媚争艳”（余怀《板桥杂记》）的情况，同近代上海的“书
寓”并不相同，它怎么就成了这个“书寓文化”的“颠峰”？ 
  
上面说了一些不同意见，其实这个演出还是有不少值得肯定的，比如，
“女主演芳龄十六岁，全体演员平均年龄 18 岁”（戏单中语），让人看到古老
昆曲的活力和振兴昆曲后继有人。但有人在网上就此捧场说，这样可以避免老
演员拿捏青春（大意）。此说不便苟同。中国戏曲的表演和欣赏向来把“艺”
放在第一位。自然，古今都有重色轻艺的“粉丝”（借用一下“时尚”语），
见仁见智，各有所爱好，也难求一致。 
  
最后，说点题外的话。如今剧场中的舞台越来越大，票价也越来越高。其
实，那些大舞台并不适合传统戏曲演出。特别像昆曲的传统剧目，大都是生旦
戏，两三个角色，甚至一个角色演一出戏。舞台演出不比影视，有大特写镜
头。远远望去，演员都成了小小人儿。他们的表情、眼神，细致的动作，由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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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的戏剧情景，便打了折扣。比如上面提到的《疗妒羹·题曲》，整出戏舞
台上就冯小青一人，“冷雨幽窗不可听，挑灯夜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间亦有痴于
我，岂独伤心是小青！”在那空荡荡的大舞台上，演员如何能让观众体验到这
样的规定情境？ 
  
大舞台、大制作，同时带来高票价。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花半个月、一个
月的工资去看一场戏，那是太奢侈的消费。而中国传统戏曲的生命，就在于它
们同普通老百姓有密切的关系；新时代昆曲等传统戏曲要发展，更要培养年轻
一代观众，特别是接受和欣赏能力都十分活跃的青年学生。由此笔者想起去年
王安祁教授带领的台湾国光京剧团来京演出，特别标榜的“营销手法”就是面
向、吸收青年学生：“观众有将近三分之二是大专青年学生，这是 21 世纪的
新观众”（王安祈《国光剧团京沪演出的意义》）。十几年来，昆曲在台湾有
很大的发展，也是以青年学生为基本观众。白先勇先生筹划推出的“青春版”
《牡丹亭》（华玮博士等编剧），来大陆在各地高等学校巡回演出，目的相
同。如果老盯着“大制作、大舞台”的“高端”市场，即使能为剧团带来丰厚
的利润，也只能花开一时。 
 
